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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史珍闻】

一幅漫画的怀念
1976年1月，周恩来去世后不久，在“四人帮”的操纵下，“两个决议”出台了，复职还没多久的邓小平被排挤下来，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只是保留党籍，全国军民为之愕然。在这万马齐喑的情况下，有一天，广州市北京路与西湖路转弯处（当时是美华百货公司，即今广州百货大厦）的墙壁上贴有一幅漫画，用图画纸画的，纸质较厚，高两市尺多，宽一市尺左右，图上绘有一个身子长长的小瓷瓶，瓶口插有一束鲜花，瓶下端的旁边站着一男一女，女的在左，男的在右，图中没有写上一个字。

    两年以后，邓小平第三次复出。有一年在北京举行庆祝国庆的盛大游行中，看到大学生们举起用白布缝制的“小平您好”的大幅横额时，大家才忽然醒悟：这幅漫画就是“小平您好”四字的诠释，小瓷瓶是“小平”的意译，瓶边的男女正好构成一个“好”字。

【本刊专稿】

倾力支持黄骅建港

岳宗泰口述  杜丽荣整理
    黄骅建港，港建何处？这是个难题。我想到了唐山的曹妃甸、王滩和沧州的黄骅县。当时，我们认为曹妃甸具备建设理想深水大港的自然条件。唐山市委提出在王滩建港，那里水比较深，可建20万吨左右的舶位。孙中山曾在《建国方略》中提到在王滩建“北方大港”的设想。唐山市委和市政府建港热情很高。1980年，我陪省长李尔重到王滩（小港）进行实地考察后，省政府积极支持唐山发展港口建设事业。王滩在秦皇岛市和唐山市之间，建港条件也很好。当时，河北省东北部的秦皇岛港是我国最大的煤码头，在曹妃甸、王滩建港不可能列入国家计划，就放弃了这个想法。

    1980年夏日的一天，我从石家庄出发到沧州地区检查工作。

    沧州位于河北省的东南部，东临渤海，北临京津，南与山东接壤。因多盐碱地，农业欠发达。古典小说《水许传》中开封府八十万禁军教头林冲蒙冤发配沧州的故事，很多老百姓都耳熟能详，沧州已给人留下了贫瘠、苍凉、荒芜的印象。

    沧州历史悠久。沧州，取“沧海”之意建州治。沧州是武术之乡、杂技之乡，在中国各大杂技团都有沧州的演员，有的甚至走出国门。

    沧州古城又称“狮子城”。有一种说法，说造铁狮子是用来镇海的，不让海水泛滥成灾。当时我就想：“古人镇海，我们开海！”我觉得“铸狮镇海”虽然是不符合科学的迷信，但愿望是为保一方平安，用意是善良而美好的。而今我们“开海”，作海这篇大文章，圆海这个蓝色的梦，还仅仅是个良好的愿望。黄骅具备不具备建港的条件，还是一个未知数。即使具备建港的条件，争取立项开工的路还很长。还需要开拓进取的精神，坚韧不拔的毅力，吃苦耐劳的态度来写这篇文章，来圆这个蓝梦。

    那天快到中午12点时，我来到沧州地区，沧州行署专员阎国钧、副专员李汝梅和其他领导前来迎接。下午，阎国钧专员向我汇报沧州地区的经济发展情况时，提到黄骅县有个顺岸码头，主要是运盐，乘潮可以进出千吨级的拖船，想扩建成大的港口。这一说立即引起了我对建设港口的注意，我说，别的工作暂时不谈，明天一早就到这个码头看看。

    第二天上午，在阎国钧专员的陪同下，我们一行来到黄骅县考察。

    黄骅县（现称黄骅市），原是1944年由新海县和青城县合并而成的新青县。1945年，为纪念1943年牺牲的冀鲁边军区黄骅副司令员，将新青县改为黄骅县。解放后隶属沧州地区，1993年地市合并后隶属沧州市。黄骅县地处华北平原东部，河北省东南部，北邻天津，南邻海兴县，西邻沧县，东邻渤海。

    黄骅县委、县政府听说我到黄骅考察建黄骅港一事，非常高兴。在县招待所里，县委书记建议休息片刻，再下海。我当时出海心切，就说：“先到海里转转，有点感性认识，再听你们介绍情况。”

    随后，我们就登上一条小船出海了，在海上转了一大圈，才回到县里。

    吃过饭，没有休息，我就听取县里交通部门和水利部门的汇报。我说：“要建设黄骅港，首先要考虑是不是具备建港的条件。一是水深够不够。二是黄河从山东入海时携带着大量的泥沙，能否倒灌到黄骅形成淤沙。三是拦门沙（河流入海处，因泥沙淤积在海入口形成的高低不平的坎）能不能处理，等等。这两个部门汇报说，海深不够，可以向海内延伸。这里没有黄河口的淤沙。入海口有6道“拦门沙”，挖走就可以了，建万吨级大港没有多大问题。

    听了汇报，我说：“你们的介绍使我对建港又增加了一份信心。但是一定要进行科学的考察，严密论证。要有向党、向人民高度负责的精神，来不得半点马虎和失误，否则省里和中央也不会批准。建一个港口要投入大量资金，如搞不好，是对人民的犯罪。希望你们尽早拿出可行报告。任何一件事情，重要的是问题的提出。正确地提出问题，等于问题解决了一半。但实践成功要做千百倍的努力才有可能实现。地委、行署要写好这个报告。”

    不久，地区拿出了可行性报告。我再次来到沧州，听了方方面面的汇报，看了报告后增强了我对建设黄骅港的信心。

    紧接着，在阎国钧专员的陪同下，我们再次来到黄骅。这是我第三次到港口进行考察。从此至我离休前，每次到沧州我必定要去黄骅港口调研参观。为黄骅建港的事，我不断跑北京。我先后找国家经委的领导袁宝华、郭洪涛、叶林等同志，找国家计委和交通部的领导同志，争取他们支持在黄骅建港，并早日列入国家计划。

    当时，国家计委有两种意见：一种意见认为扩建天津港，增加1000万吨煤的出口能力。认为扩建天津港可以利用老设备，投资少，见效快；另一种意见同意河北的建议，在黄骅建新港。天津港扩建能力有限，不能满足晋煤外运。山西煤运到天津港要修铁路。从山西修到天津的铁路，要比修到黄骅的铁路长还不算，还要经过河北省文安县的“洼地滞洪区”。当地人说：“文安洼，文安洼，旱了收蚂蚱，涝了收蛤蟆。”这段铁路难修，要修高架桥投资更大。相反，即使“天津方案”也不能满足运输煤炭不断增长的需要。建设黄骅港，可以满足山西煤出口不断增加和河北省中南部发展的需要。修铁路里程短，地质条件好，投资也少。

    当时，众说纷纭，意见难以统一。

    1983年我已到省人大常委会工作，黄骅港的建设仍在论证中……我人虽然到了人大，但心里仍放不下黄骅港的建设，继续为建港奔走呼号，四处忙碌。我每到沧州，必到黄骅港口考察。我觉得，那些年，黄骅，在我心里已经生根了。

    1988年人大换届后，我找到省人大常委会邹仁筠副主任，向他介绍了建设黄骅港的重要性和多年来的工作进展情况。邹仁筠，当时不仅是河北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而且是全国政协委员。

    我对邹仁筠副主任说：“黄骅港是个下煤港，从陕西神木煤田修建一条神黄铁路大通道，它将带动一个以黄骅为中心，以神黄铁路为轴线的新型工业群。这对西北、华北经济的发展所起的作用，具有深远的、重大的战略意义和多方面的优势。这样一项重大工程的立项，需要方方面面做工作，方方面面来促进。我为此已经奔波十多年了，你是全国政协委员，请你在全国政协会上提出个建设黄骅港的提案支持一下。”

    邹仁筠听了我的一席话，非常感兴趣，也非常感动。邹仁筠是河北工学院著名教授，石油化工专家。他经常到美国、澳大利亚等国讲学，具有学者风范，为人正直，心怀坦诚，对社会上的不正之风疾恶如仇，为了人民的事业鞠躬尽瘁。邹仁筠教授对任何问题都旗帜鲜明，记得河北省人大常委会刚刚通过一部条例，规定不准在公共场所吸烟。可是，在一次常委会会场上就有人吸烟，他退出会场，以示反对。这次，邹仁筠教授听完我的介绍后，深感这是一件利国利民、具有战略意义的重大举措，他欣然应诺，说：“我认真准备准备！”

    1989年，邹仁筠等26位河北省政协委员联名提出《将黄骅港列为神木煤出口、南运港建设的紧急建议》的提案。

    此时，港址的比选，由8家减少为3家，即天津港、黄骅港、龙口港。天津、山东仍在据理力争。

    1990年全国政协第七届三次会议把港址选择列为此次会议议题。大会发言中，出现了港址优选的不同意见。邹仁筠委员紧急约见《人民政协》报总编辑，呼吁通过舆论促进工程的科学论证和正确决策。邹仁筠委员站在全国利益的高度，以严谨的科学态度，亮明了自己的观点，他说：“就目前三个港的情况看，黄骅港显然是最佳选择。这决不是因为我是河北的政协委员才这样说，而是国家和人民的利益，科学家的良心，促使我这样说。”送走《人民政协》报总编辑，邹仁筠连夜写了一封信，1990年5月28日，在《人民政协》报委员来信栏目全文刊出。

    这样，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1992年9月黄骅港立项。

    为了黄骅港早日开工，大家仍然做着不懈的努力。

    1993年3月，全国人大代表赵爱国在第八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和其他32名人大代表向大会提出了《河北省关于西煤东运第二大通道工程建设尽快启动和加快黄骅港前期工程的建议》。

    1993年11月，朱镕基副总理带领国务院及有关部委的负责人来黄骅，再次肯定了西煤东运第二大通道的重要意义。

    1997年9月23日，国务院正式批准，我国西煤东运第二大通道和黄骅港开工建设，并决定由神华集团投资兴建。

    一期工程完工后，黄骅港第二期工程启动。

    2005年12月12日，黄骅港第二期工程已经完工。2006年吞吐量达到8000万吨，成为我国十大港口之一，处于世界先进水平。

    光阴如梭，日月轮回，如今我已离休在家。从上世纪80年代思谋建港到今天（2008年）算起，转眼28个年头过去了。当我用放大镜在中国地图上，看着从陕西神木煤田经朔州到黄骅，跨越太行山脉，与同蒲铁路联接神黄铁路；看着黄骅港、黄骅电厂、黄骅开发区的彩色图片和宏伟的远景规划时，我的心激奋不已……
（岳宗泰系河北省人大原副主任；杜丽荣系河北省委党史研究室调研员。本文节选自《口述河北改革开放30年》一书）
【忆昔话往】

回忆俺村1996年抗洪斗争的日子

苏冬梅

1996年8月，献县泛区的张村、临河、小平王三乡（即“四十八村”，现包括53个村）遭遇了洪水，这是继1963年8月特大洪水之后的又一次大洪水。那年，我十几岁，家住“四十八村”之一的文大夫村，父亲时任村党支部书记。至今，当时的滂沱大雨、肆虐洪水尤其是干部群众舍小家顾大家、奋战抗洪的景象还历历在目。

紧急会议。1996年夏天，雨水丰沛，村里人纷纷议论：1963年雨水大，庄稼长得特别好，发了大洪水，今年雨水这么大，可千万别发洪水呀。8月4日，天气异常闷热。傍晚6点钟左右，乡政府来电话，让我爸即刻到乡里开会，不准请假。听着电话里焦急的声音，想想这么不同寻常的开会时间，我直觉肯定不是小事，就问了一句：是要发洪水了吗？电话里说：嗯，可能。当时我爸与别人合开了个玛钢厂，他在厂子里。我放下电话，飞跑到厂里通知爸爸开会，还在没人的地方悄悄地告诉他：爸爸，可能是要发洪水了。只见他的神情一下子变得异常严肃，眉头紧蹙。

晚上就下起了暴雨，持续的大雨瓢泼般地倾泻。午夜12点多爸爸终于回来了，浑身被雨水淋得透湿，裤腿沾满了泥巴。原来，会早就开完了，但是半路上，摩托车被雨淋熄了火，十来里路，他冒雨推车走回来。到了村北，从北大堤到村里都是土路，车推不动，他干脆将车放在大堤上，自己在一路泥泞中走回了家。

一到家，立即召集村干部开村两委会议。爸爸首先传达了乡紧急会议的精神：受8号台风影响，太行山区连降暴雨，上游黄壁庄水库、岗南水库水位超过警戒线，要及时开闸向下游大量泄洪。洪水预计三天后到达。“四十八村”是滞洪区，滞洪已成定局，要做好防汛准备，确保不死一人，誓保北大堤万无一失，把洪灾危害减少到最低！然后，布置了任务：形势严峻，必须发动群众，将老弱病残、妇女儿童在洪水到来之前转移到安全地带，把粮食等物资运到高处。

转移抢运。村两委会议后，马上用村里的大喇叭进行通知。强调大家要高度重视这次洪水，动员催促各家各户立即行动，在洪水到来之前转移，能搬家的搬家，家里东西能搬走的都搬走。酣睡中的村民们被惊醒，竟有些半信半疑，虽是泛区，但毕竟30多年没发洪水了。情况紧急，各村干部和党员打着手电，蹚着泥水，挨户到村民家里说服动员，指挥转移。

8月5日凌晨3点钟左右，雨停了。我们村地势低洼，很多地方积了一两尺深的水，有的深达一米。这时，县财政局局长宋雪冬带队的县、乡工作组来到了村里，立即与村干部联合，成立了指挥部（设在我家），县、乡、村和小队干部都明确了分工，定时集合，团结协作。村小队干部主要负责村里村外查看水情，村两委干部主要负责组织动员和协调指挥，县乡干部主要负责与上级信息联络，传达上级指示，汇报当地情况。一时间，马车、三轮车、拖拉机、手推车或独轮车全都忙着转移搬运，大堤北面的亲戚们也知道了发洪水的消息，纷纷前来帮忙。

洪水将袭，生命安全第一。县、乡、村干部组织人们在第一时间将老人、孩子和体质虚弱、生病的人送到安全地带或泛区外的亲戚家。我表姨家在泛区之外的田庄村，洪水期间，她家住了近30口人，主要是老人和孩子。每顿饭都要在烧柴火的那种大铁锅里做上一大锅饭才够吃。晚上睡觉时，一个炕上睡七八个人，睡不下的就打地铺。还有一部分人被大堤以北一些村庄如野场、南留钵并不相识的乡亲们接到了家中。南留钵村人口约1700人，接纳灾民5000多人。此外，一部分人搬到了“上台儿”（以前，为了防水，我村东部和西部都建有高台，我们称之为“上台儿”。台高四五米，村民将房子建在高台上，以避水防洪。因多年无水灾，加之高台出入不便，人们逐渐放松了警惕，尤其是年轻人，又纷纷将房屋建在台下的平地上，我们称之为“下台儿”。1996年时，我村在“下台儿”居住的人口约占全村人口的2/3），住在“上台儿”的村民家里。我村离滹沱河北大堤很近，约一华里，一部分人就搬到了北大堤上，在堤上搭起窝棚。转移到“上台儿”和大堤上的一般都是青壮年，主要担负转移老弱病残、粮食等物资和抗洪抢险等任务。天大亮时，村里的老人和孩子基本都转移了出去。同时，根据上级指示，对村里的吃水井和浇地用的机井都进行了封井。

接下来就是转移粮食等。那时候，每家粮食都很多，几千到万数斤，一般都在水泥柜里存放，或装成袋摞在一起。已用袋子装好的还好说，在柜子里的要重新分装，才能运到高处。大雨虽停了，但道路湿滑泥泞，给转移和搬运带来很大困难。家家户户都忙着倒粮食，运粮食，在高处住的人家和亲戚们也都来帮忙。拖拉机、三轮车等在泥水里上坡，一个劲儿打滑，人们就在车后面推，车轮卷起的泥巴不断甩到人们身上，汗水和泥水混在一起。大家拧成一股绳，踩着泥，顶着近40度的高温，人扛、车运，在一天多的时间里硬是将近千吨粮食转移到了安全地方。对家具、农具、锅碗瓢盆等，能搬的也尽量搬走，搬不走的，就在院子里用木头等搭成高高的架子，放在架子上。牲口都牵到大堤或“上台儿”。

到5日晚，转移搬运工作基本完成。“上台儿”家家户户都满满当当，多是几家子吃在一起，住在一个院。粮食和其他物件有堆放在屋内的，放不下的就放在院子里，盖上苫布或塑料布。爸爸已经两天一夜没合眼了，嗓音也变得沙哑。家里的粮食他没管，都是妈妈在亲戚和一些村民的帮助下，转移到“上台儿”的。家具也是妈妈在别人的帮助下在院子里用木头搭了架子，放在上面。其他村干部也一样，为了全村的转移不辞劳苦，不眠不休。
洪水来袭。5日，市委书记吴振华、市长薄绍铨冒雨赶到献县，在滹沱河北大堤安营扎寨，坐镇指挥。6日，省委常委、纪委书记吴野渡，省委常委、秘书长栗战书到献县，与市县领导共同组成滹沱河北大堤抗洪抢险指挥部。8月6日晚11点洪水前锋水头侵入泛区。7日晚，村北的河里就开始灌水。由于30多年没发洪水，人们的防洪意识逐渐淡薄，堤南附近村庄有些人在河道边上开了地，种上了庄稼。8月正是高粱扬花，玉米吐穗的时节，此时，这些庄稼却成了泄洪的绊脚石。洪水涌动不畅，水头急剧升高，前锋一米以上的水头，像一头被激怒咆哮的巨兽，沿着河道向东席卷。8日凌晨，洪水漫涌进村，街上一时间脚步声、呼喊声阵阵。各级干部有的在大喇叭里广播水情；有的走街串巷入户，查看水情，督导落实防水措施；有的上到房顶，观察水势，向上级汇报。晚上，水就漫到“下台儿”村民家的门洞，涌进了院子，街上水最深时达两米半左右，院子里水深约一米。洪水淹没了本来即将丰收的庄稼，漂起了柴垛，树木只能看见树尖儿在水中飘摇，房屋像一个个小岛一样悲壮地立在水里。人们站在高台子和大堤上，默默看着洪水无情地吞噬着美丽的家园。

指挥部迁到“上台儿”后，分成东头、西头两部分，定时集合，汇总信息，商量各种事宜。党员干部划着用木头绑成的筏子，在村里、到北大堤查看水情，查看房屋和人员情况。后来，白洋淀捐献了一只橡皮船，发挥了很大作用。

村子被洪水包围后，受灾群众的生活条件变得非常艰苦。首先是饮用水。洪水太脏了，里面漂着各种垃圾、废物甚至粪便，还浮游着许多小虫子，根本不能饮用。为了解决灾民吃水问题，上级专门调配了储水车，每天运送干净水到北大堤，村里再派专人划着橡皮船到堤上接水，然后把水分配到各小队，再由各小队向每家每户分发。这些水非常有限，只能作为饮用水，像刷锅洗碗、洗衣服等，都是用撇去表面漂浮的杂物、再沉淀掉泥沙的洪水。至于吃饭，就是人们把从洪水里打捞上来的湿柴禾晒干了，烧点水喝，热热馒头，就点咸菜，偶尔也有人划着筏子或橡皮船到大堤上买回一袋子土豆或葱头食用。洪水冲毁了电力设施，日夜没电，而当时正值一年中最热的伏天，湿热难耐，再加上蚊虫叮咬，真是苦不堪言。

洪水袭来，人转移了，粮食转移了，人们最担心最惦念的就是房子。水位在逐渐升高，人们的心也在一点点揪紧，每个人都在心里默默地念叨：别没过房碱就好。但是洪水无情，最终还是漫过了一些房子的房碱，时不时有房子倒塌下去。从村子8日进水，13日水位开始回落至18日水撤出，“下台儿”房屋和“上台儿”台基在水里浸泡了十来天，损失惨重。据统计，在这次洪水中我村房屋倒塌56处，没有倒塌的也都出现或大或小的裂缝，全部为危房。但是百姓们没有一句怨言，为了保北大堤，为了保更多地方的安全，他们舍小家顾大家，义无反顾。我们的玛钢厂经济效益不错，但是一场洪水，厂房淹了，一些搬不走的大型设备淹了，扣件淹了，损失不小。我爸和其他股东都说：为了保卫京津、保卫华北油田、保卫京沪铁路，为了保护更多人和更大的国家利益，我们的牺牲不算什么！村民苏东里还两次舍身救人，一次是邻村贾庄一村民蹚水到北大堤时不慎滑入深处，被水流冲向下游。当时水很深，水流湍急。苏东里不顾自己的安危，起身跳入水中，将此村民救上岸。另一次是留路村一名护堤人员被水冲走，苏东里又一次不顾生命危险救人。自那以后，获救的人逢年过节都到苏东里家去看望，以谢救命之恩。

时间虽然已经过去了18年，但是抗洪一线各级领导果断决策、科学调度、周密部署的作风；基层党员干部率先垂范、舍己忘我、无私奉献的精神；受灾群众临危不惧、攻坚克难、众志成城的风貌和团结互助、舍小家顾大家的情操，在我年轻的心里留下了永远的烙印，成为我在以后学习、工作和生活中无私无畏、艰苦奋斗、勇挑重担的不竭动力。灾难也许会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抹平，但在抗灾中陶冶和用奉献书写的精神却会永远定格并持续升华。
（作者单位：中共沧州市委党史研究室）
我的治河经历
赖德田口述  冉世民整理

    我叫赖德田，沧县王祥庄民工连指导员。我从18岁参加治河，整整参加了20年。前一段是参加地方河道的治理，1963年特大洪水，毛主席发出“一定要根治海河”的伟大号召后，我就积极投入根治海河的骨干工程。治河20年中我参加过15条骨干河道的治理，推车行程18万里。1959年在工地上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多次参加省地县召开的海河先代会，从一个普通民工成为带领几百人战斗的连队干部。

1938年，我出生在沧州城西北20多里赖庄子村的一个农民家庭。这里是有名的三合村大洼，十年九涝，光长水草，不长粮。在旧社会，每年不知有多少穷人冻饿而死。全国解放后，我的家乡在毛主席和共产党的领导下，生产逐步发展，生活年年上升。但是，自然灾害给我们遗留下来的盐碱大洼，旱、涝、碱交替为害。年年吃国家的粮食，领国家的救济，人民群众整天议论治河，总盼着快把河治好，消灭灾害，发展农业，向国家作贡献。从1956年我参加治河就暗下决心，河治不好，旱、涝、碱除不掉我就不下治河工地。1958年，沧县制定了改造洼淀的规划，并积极投入战斗。1963年正当我们战胜百年罕见的特大洪水灾害时，毛主席发出了“一定要根治海河”的伟大号召，说出了俺农民的心里话，体现了对海河流域广大人民的深切关怀。从那时起，我南征北战13个冬春，整个海河流域“旧貌变新颜”。1966年开挖北排河后，县内又扩挖了小流津渠，我们家乡的三合村大洼变成了米粮川，连续10年丰收，给国家的贡献越来越大。

1965年我当了民工连长，由于文化水平低，我就刻苦学习。在工地上劳动、工作，一天到晚忙个不停。我给自己规定了一项制度：每天坚持一个半到两个小时的学习，误了课一定要补。每期工程搭工棚，我总在工棚的一头搭上一个面积不过半平方米的小屋，民工睡觉以后，我就把前半截身子钻进小屋里，点上自制的小油灯，既坚持了学习又不影响别人休息。

    治河期间我因工外出，始终是自己带着干粮和咸菜。回来会计要发给我出差补助，我说我没有额外花钱，坚持不要。1973年冬工结束后，由于工作原因，我和几个同志晚退场几天，是乘汽车回家的。有人要报销路费，我说，退场补助已经发给咱们了，再报销就是占公家的便宜。1975年2月，地区召开动员会，我因事晚到一天，会议又提前散了一天，我节余了两天的餐证（我们不脱产人员的餐证只交定量不交钱），有人说别把餐证退掉，换成干粮带着或送个人情算了。我说，“不行！国家的便宜咱一点也不能沾。”我毅然把餐证退了回去。那些年中，我们连队事事按原则办，不请客，不送礼，不吃请，不受贿，不多吃，不多占，不搞一点特殊。上级来了人我们热情照顾，但从不招待，照收粮款。

    1974年，公社党代会选我当了公社党委委员，上海河我任连队指导员。公社党委曾打算把我留在机电站或信用社工作，几次和我谈，我都婉言谢绝了。在施工中下水打坝，战沙挖沟，我都是干在前头。1966年在子牙新河，我见民工修车困难，既花钱又耽误生产，就自己花10块钱买了一套简易修车工具，上辐条我不会，就夜间往返80里到杜林拜师求艺。十年中，我修车足有3000辆（次）。为了方便民工，我学会了理发。有的民工风寒劳损腰痛，也有崴了脚、扭了腿的，我又学会了按摩。1975年冬季施工我得了红眼病，大家都让我休息，我就戴上眼镜上了工地。多年来，我一直坚持跟班劳动，顶一个民工干活。我深深体会到：只有自觉参加劳动，同民工划等号，才能和群众打成一片，他们有话才愿意跟你说，你说话才有份量。在治河中，在生产队调皮的人，我叫他上海河，和他交朋友，一般两期工程他就变好了。我们连队连续多年被评为“先进单位”。

（赖德田，沧县杜林乡水利协助员；冉世民，河北省委党史研究室二处副处长）

【沧州党史大事】

1979年至1990年发生在9月份的沧州党史大事选编
1979年9月5日  地委、行署决定建立地区地方铁路局  刘锡钧任局长。
1980年9月9日  联合国粮农组织遥感、土壤专家帕切科莅临沧州，利用卫星照片进行土地资源实地考察实验  国家农业部组织了14个省、市的16名土壤专家参与合作，北京农大和河北省土地资源调查组随同活动。

10日至12日  联合国地下水勘探开发参观团一行13人来沧州地区进行实地参观考察  他们参观了南皮县乌马营旱涝碱咸综合治理试区现场，对试区“井渠结合、抽咸补淡”方法深表赞赏，并热情介绍了其他国家的一些先进经验。

1981年9月10日至16日  省农垦局推广中捷农场等六单位生产责任制经验  现场会在中捷农场召开，省直属9个农牧场和县市所属30个农场负责人参加。

1982年9月  沧州市荷花池改造工程动工  至次年8月第一期工程完工，成为群众休息游玩的水上公园。

1983年9月12日  国家劳动人事部向全国推广沧州地区解决离休退休干部住房情况的经验  指出沧州地区积极解决离休退休干部住房情况的经验很好，他们建造周转房，勇于接受异地离休干部的做法，尤其值得提倡。

1984年9月15日至18日  联合国粮食计划署评估组实地考察拟援建的黄骅1000公顷精养虾池工程  省地有关领导会见评估组并陪同考察黄骅歧口、新村和赵家堡3个鱼乡项目区。

本月  北京军区在任丘县召开河北、山西、内蒙古、北京、天津民兵训练基地现场会  任丘县介绍了民兵训练基地综合利用的经验。

1985年9月2日  由河北省政府拨款2.5万元重修的马本斋、白文冠烈士墓和遗址陈列室落成  由献县团县委、武装部发动青少年和民兵捐款5295元，雕塑的马本斋大理石雕像落成。

1986年9月4日至10日  全国土壤监测座谈会在沧州召开  各省市自治区80多人参加会议。会议推广了沧州地区开展土壤监测工作的先进经验。

1987年9月6至12日  地委行署组团赴邯郸、石家庄学习企业招标、承包等方面的经验  返沧后地委行署出台了企业承包经营条件、职责、权限和待遇的规定。

1988年9月24日至27日  全省地市党务工作研讨会在沧州召开  省委副书记吕传赞做了《关于怎样做好党务工作》的报告。地委组织部部长仝连香介绍了地委支持地直工委的做法和体会，地直工委书记李国祥介绍了改革经验。

1989年9月4日  全国政协视察团到任丘视察  全国政协常委、全国工商联副主席、北京市政协副主席孙孚凌任团长，原化学工业部副部长刘雪初和原全国政协副秘书长孙轶青任副团长。考察团视察了任丘市工农业生产、水利资源、能源和人民生活、教育等方面的情况 。 

1990年9月1日至3日  全国卫生检查团对沧州市开展为期3天的检查  对我市在创建卫生城市工作中取得的成绩给予充分肯定，对存在的问题提出中肯的批评和建议。

16日  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聂大江到吴桥县了解杂技发展情况  对吴桥县的杂技事业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并就吴桥杂技事业的前景讲了意见。

报：中央党史研究室，省委党史研究室，市委、市人大、市政府、市政协、沧州军分区领导

发：各县（市、区）委书记、人大主任、县（市、区）长、政协主席、武装部、县（市、区）委分管领导、党史研究室，市直各单位，大中专院校主要领导、分管领导，市级离退休老干部

送：省内各市委党史研究室，省外有关市委党史研究室，华北油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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